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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张振渊、许志强、欧占枝、李秀萍、宋晔）
宋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儿童青少年自杀率迅速增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今天，邀请诸位，就校园中儿童青少年轻生自杀这一沉重的话题展开多维度的解析。希望能够找出问题的缘由。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欧占枝：我国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增高，已备受世人的关注。据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术会议的一份资料显示，自杀已成为我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一位原因，而且低龄化严重。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儿童青少年生命意识淡漠，缺乏对生命应有的热爱、尊重与珍惜，甚至遇到一点挫折和打击就选择以终结生命作为处理问题的方式。例如：2001年11月，新疆石河子一中学的4名女生因期中考试成绩不佳而服毒自杀；2002年8月，遵义市的5位小学女生集体自杀，原因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生日时其父亲没有为她祝福，她到同学家倾诉时引起其它4名小女孩的共鸣，是一些小小的伤心往事让她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于是5名小女孩选择了到“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这些青少年只因为某件琐小之事而以命相搏，构成无数家庭的悲剧，难道不是在诉说我们社会的失范和教育的失职吗？
许志强：我们传统上认为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而这些都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中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等问题。可是我们的调查却表明：儿童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男性显著高于女性，并且低龄化严重。显然，这是涂尔干的自杀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甚至也超出了他对现代性解读的范围。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儿童青少年自杀现象另有原因呢？我个人认为，除了他们自身有一定的心理障碍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和家庭长期以来缺乏对孩子进行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要知道，一个人最初接触死亡现象后产生的困惑和对死亡的错误理解，往往是导致自杀乃至犯罪的人生态度的深层契机。然而，我们的儿童却无法从学校教育的正规渠道得到有关死亡的知识。

张振渊：传统固然是儿童青少年轻生自杀的历史根源与现世情结，但是我以为这与现代异化的教育有着更为直接和深层的关系。我国现实的学校教育在关注“知识经济”、“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变得日趋功利和实用。唯科学主义教育观的日益凸显，无限放大了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无限突破了科学范围的“有限性”，从而导致了对人文价值的淡忘。忘记了人类的精神，脱离了它的生活世界之根，学生获得的只是有关人基本生存的形而下的“器”，而失掉的却是引领人走向精神超越和升华的形而上的“道”。教育也就沦落为纯粹的对知识的追求，对实用技术的向往，成了压抑学生个性、禁锢学生精神的一种训练。有教育的科学，而无教育的智慧，教育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当前，儿童青少年轻生和自杀的现象有增无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在的生命力没有相应地提高甚至有所削弱。在唯科学主义教育观观照下的教育，使儿童青少年迷失了自我，只学到了生命的科学而未能领悟生命的智慧。

李秀萍：我十分赞同你的观点。这也许与我们的传统有十分重大的关系。儒家强调现世生活，“不知生，焉知死”，重视此岸世界，“子不语怪力乱神”。死亡成为整个民族共同的禁忌。在这种乐观文化氛围中成长的儿童怎知死亡意味着什么？同时死亡的不可逆性也决定了死去的人不可能再来诉说死亡的真意。这就造成了儿童对死亡感到神秘，产生遐想。既然文明是演化的产物，那么传统就不可能凭空消失。禁忌一旦失去理性的束缚就会变成魔鬼引诱社会中的儿童走向漫漫的不归之路。当儿童与青少年不能从正规场景中体会死亡的含义时，他们就会以自身来满足他们那无止境的好奇了。

宋晔：诸位对儿童青少年轻生和自杀的原因剖析得十分深刻，但是还有两点我们似乎也不能把它们用括号括起来避而不谈。第一，青少年自身的心理特点；第二，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在场”。儿童的世界自有他自己的理解。我们认为的琐小之事在他看来就未必是小事。这与他们有限的生活经历很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心理承受能力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成正比的，但我并不否一认非理性因素的瞬间爆发也是诱导心理崩溃的原因之一。教师在儿童青少年自杀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仍是我十分关心的问题，几乎每一个案例都在诉说着我们教师的失职或过于认真甚至已到了偏激的地步。我们在教育孩子们时，有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情感？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深思。

我想我们已经对儿童青少年自杀的原因作了大体上的总结。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传统上对死亡的避讳，造成儿童青少年缺乏对死亡的正确理解；现代性对人的异化和社会与教育的失范是造成儿童青少年轻生自杀的深层原因；儿童自身的心理发展特点是其轻易选择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教师的错误引导致使预防儿童自杀的最后防线彻底崩溃。只要原因找到，那么办法就应该从原因中生成。下面就请诸位谈谈在教育中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

欧占枝：在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生命和死亡教育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做得早。美国的儿童死亡教育把目标定位于帮助儿童应对生活中的死亡等不幸事件，珍惜生命，避免轻生和自杀。其内容与个体生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涉及如何看待死亡现象、死亡的标准、死亡焦虑及恐惧的克服，如何对待亲属及周围人死亡，避免自杀等。其具体措施有：死亡教育教材的开发和相关教学资料的编撰；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对儿童教育的具体实施也十分重视，要求将死亡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健康教育、社会研究、文学课程中。我认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死亡教育应作为生命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有机延伸，在教育过程中应重视让儿童青少年懂得生命的可贵，轻生或自杀不仅是对自我的不尊重，同时也会让父母痛心、朋友悲哀、社会惋惜。在具体的施教中要让孩子正确地认识死亡，教师要直面学生提出的有关死亡的话题，让他们在具体的虚设场景中深刻地体味死亡的种种滋味，并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走好人生之路。感悟生命是增强孩子去认识死亡、体味生活、培养其贵生恶死的意识，端正其生死观念的重要契机。我们以前的教育广为宣传小学生上山扑火献身或坚决与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其实是一种误导，只会造成孩子们内心对死亡的冲动与憧憬。我们的教育应该多一分理智少一点浮躁，多一分理性少一些冲动。

许志强：是的，由于传统惯性力量和研究的滞后以及其它条件的制约，我国短期内在校园广泛开展死亡教育还有一定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提倡建构新的课程文化。它应关注生命教育，体验生命的深度和理想的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六一”儿童节上对全国少年儿童提出了“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的殷切希望。我认为新的课程文化应该以“快乐生活”为核心。所谓“快乐生活”就是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不使儿童青少年成为有智商但没有智慧、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有欲望但没有理想、有目的但没有坚强信念的人。要知道“成长比成绩重要，成人比成长重要”。同时我们还应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生命价值的优秀因素，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个人认为新课程文化既要具有时代性又要具有民族性，应正确对待知识、技能和智慧的关系。

张振渊：在预防儿童青少年自杀的问题上，学校不论是倡导生命教育、死亡教育还是建构新的课程文化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也得承认仅仅有学校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我认为应该为孩子的成长构建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它不仅包括学校环境还应包括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
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人们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世的失望，原因无疑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强造成现实的贴现率迅速下降。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们在赚钱欲望的驱使下，不再谈论真理，而只关心价格；不再敬仰神圣与崇高，而乐于欣赏低俗甚至是恶俗；不再看重事实与真诚，而不惜为一夜暴富铤而走险。这样的社会环境只会使儿童青少年尚不成熟的心灵发酵深层的自卑和失落，从而把他们引向不归之路。但这不等于说我们面临这样的社会氛围便无所作为。我认为现代性的媒体是那样深刻地有形或无形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如电视、广播、网络甚至短信以及书报刊物来改良我们社会的现代性失范，从而让死亡远离我们社会的未来一代。

其次，家庭中应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以利于儿童的成长。做父母的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要知道父母的一举一动对孩子的影响将是深远而长久的。夫妻的和睦是家庭和谐的关键，家庭和谐又是孩子成长的良田。

李秀萍：是的，只要我们的校园、家庭、社会携起手来，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让死神远离校园将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作为我们关注儿童教育的人来讲，我希望这一天不久将到来。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倍加注意：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对死亡的彻底解读是否会引发他们在死亡神秘感缺失后将不再害怕甚至说将轻视死亡？我个人认为在校园中进行死亡教育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正如“科学要为审美留下余地”的旷世呼唤一样，“死亡教育要为死亡保留尊严”。毕竟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认识也不可能把这个世界的一切神秘彻底探清，尤其是死亡！“to be or not to be”将永远是我们人类难以确切解答的一道难题，它不仅困扰着哈姆雷特那颗几近破碎的心，更将困扰着我们人类，直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死亡教育、生命教育是在批判唯科学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建构的，我们不能再让它进入唯科学主义的泥淖，让它绕进这个不断轮回且永不得翻身的怪圈。

宋晔：今天诸位就儿童青少年轻生这一话题谈了很多。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虽然沉重但没有失望，仍满怀信心。胡锌涛总书记对全国少年儿童指示的“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的寄语，更多的是给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今天的谈活不禁使我忆起房龙的话：“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as it was now—and as someday（so we hope）is shall no longer be.”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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